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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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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呼和浩
特，每年到了秋天，村里人
都忙忙碌碌起土豆，地里
到处都是圆溜溜，光滑滑
的土豆，不由地勾起儿时
的土豆情……

捡土豆

小时候，每年到了秋
收的季节，放学回到家里，
母亲就唤我去地里捡土
豆。我挎着筐，扛着锹，兴
致勃勃奔往土豆地里，见
坑就挖……捡土豆有两
种方法：一是捡拾那些没
有起尽的土豆，也就是在
起土豆地的坑里重新掏
挖一遍。偶尔铲坏一颗拳
头大的土豆，还会惋惜好
一阵子。一是在耕犁过土
豆的地里捡拾，这种捡拾
不用掏挖就会唾手可得：

只要是站在地里举目四
顾，即可觅见裸露在地面
上黄灿灿的土豆。经过
风吹雨淋的土豆，吃在
嘴里麻酥酥的，需要就
上咸菜。经冻的土豆硬
邦邦、冰凉凉的，需要拿
回家里解冻醒软，然后
再 挤 出 大 量 的 土 豆 水
汁。这样的冻土豆煮熟
以后，吃在嘴里又香又
有筋道。把煮熟的土豆
晾晒干，吃在嘴里有甘
甜的味道，既脆又爽口，
上学带在路上还是一种
美味可口的零食呢！

2006年，我家的土豆
放在阳台被冻了。我如法
炮制，把冻土豆的水挤得
干干净净，辛辛苦苦地煮
了一大锅。可是，怎么也
吃不出儿时冻土豆的味
道来……

煮土豆

那时，村里每家每户
都有自己挖的菜窖，菜窖
就是一个精美的储藏室。
每年到了土豆丰收的季
节，家家户户的菜窖都丰
满起来，土豆堆得满满的。
晚上，我家在大锅里，焖上
满满的一大锅土豆，偶尔
还煮一些毛豆、大瓜和玉
米等……母亲把热气腾腾
的土豆从锅里捡拾出来，
满满地盛上一大盆。刚出
锅的土豆，尤其是爆破皮
儿的，像绽放的鲜嫩的花
朵，怡然自得地朝着你微
笑。全家人盘坐在炕上，悠
闲地就着咸菜有滋有味地
吃着土豆，它可以称得上
是人世间最丰盛的美味佳
肴！每次吃土豆，我都把自
己的肚子撑得鼓鼓的，圆

圆的，晚上还睡不着觉
……偶尔，因为煮的土豆
少，不够吃，我和哥哥还为
此唇枪舌剑，最后弄得不
欢而散……

我最喜欢吃土豆的锅
巴（也就是煮土豆熬尽了
水，土豆贴在锅底被烤糊

的那一层）。土豆锅巴闻着
香，吃着更香。每次吃土
豆，母亲总是把所有的锅
巴都留给我。

烧土豆

在田间地里，小伙伴
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烧土豆
吃……大家有拾柴的，有
捡土豆的，最后把柴拢在一
起，将捡拾来的土豆放置在
柴堆里。用火柴点燃，立刻
腾起浓烈的火苗……待柴
火燃尽，将炽烈发红的火灰

堆积在土豆的上面进行煨
烤。期间，还需要用木棍不
停地翻动着土豆。一会儿的
工夫，将灼烫的土豆捧在手
里，经过吹拍敲打，土豆的
外表裸露出一层脆脆的黄
皮儿，似乎闪耀着金色的光
芒。用手轻轻一捏，软绵绵，
犹如熟透了的柿子。掰开，
露出又白又沙又绵的烧土
豆，热气腾腾的土豆香气
味道扑鼻而来。我垂涎欲
滴，迫不及待地将烧土豆
连瓤带皮儿一并吞进肚子
里，至今回味无穷！吃完了
烧土豆，我们的脸上露出
灿烂的笑容。我们手上、脸
上都是吃烧土豆的痕迹。
大家互相看着，笑着！冬
天，我坐在板凳上，守着小
火炉的旁边烧土豆。性急
的我时不时地用火钩捅几
下，用炉膛的火灰掩埋土

豆。最后的结果是，炉火灭，
屋变冷，随之遭来哥哥对我
的一顿责骂！

土豆、莜面、羊皮袄，
被人们称为内蒙古的“三
件宝”，而且土豆又是三宝
之首！在塞北的老家，我吃
了一辈子的土豆，毫无腻
烦之感。当今的饮食，主要
膳食都离不开土豆，在家
里，餐厅里土豆俯拾即是：
有土豆泥、土豆丸子、土豆
鱼鱼、土豆片片、土豆块
块、土豆丝丝……无论做
什么菜都离不开土豆！

1975年，我在部队时，
一位老战友复员回家，他
在行李中装满土豆。“土
豆，这是宝贝！”老战友悄
悄地对我耳语道。据他说，
在他们天津老家，土豆是
稀缺物，更是馈赠朋友的
礼品呢！ 文/吴秉信

上世纪80年代初，农
村条件不好，很多人家买
不起电视机，我们村里，只
有队委会的队房中有一台
■白电视机。一到晚上，全
村男女老少的目光都聚焦
在这方寸屏幕内，喜怒哀
乐，溢于言表。

冬天看电视，太阳还
没落山，一群人就涌向队
房。炕上、炕边坐满了人，
地上凳子一个挨着一个，
后面还有站着的。晚来的
人们嘴里一边嘟囔着，一
边在人群里挤进挤出，真
恨不得跑到屏幕最前面去
看。

夏天看电视舒坦些，
窗户早早打开，管理员把
电源扯到窗台边，电视机
摆放到窗台上，人们或坐
或站着聚精会神观赏。管
理员将各色透明塑料蒙在
电视上，就成了时髦的“彩
色电视机”。

当时特别喜欢的电视
剧有《霍元甲》《上海滩》
《四世同堂》《渴望》等，每
晚，感情都被电视剧中主
人公的命运牵着走。一次，
男主角给女主角运功疗
伤，“啪啪”几掌拍得女主
角后背冒白烟，一屋子的
人乐得前仰后合，都说太
不真实了。反面角色忽然
投出暗器，大家又把心提
到了嗓子眼，伸长脖子欲
看个究竟。孩子们眼晴一
刻不离开电视机，厕所也

不去，生怕错过精彩剧情，
更怕位置被别人占去。

那时的电视信号都是
靠天线接收的，窗前树起
一根木杆，顶端有个铝制
天线头，然后接一根天线
到屋里的电视机。有时一
刮风，电视就没了影像，一
片雪花“哧哧”作响，急得
大家直跺脚，催管理员赶
紧调试。管理员调一阵电
视机，信号还是不好，跑到
外面小心翼翼地顺时针或
者逆时针慢慢转动着木
杆，一边转一边大声问：

“好了吗？”“再转！再回来
点！”“再转，对对对，就这
样，好了好了！”然后一阵
欢呼雀跃，大家继续投入
到新的剧情之中。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初，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
我家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
机，从此再也不用跑到队
房或别人家去看电视了。
再后来，我家又买了一台
2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
台黑白电视机完成了自己

的历史使命，悄然隐退。
如今有了平板、智能

手机，我就很少看电视了。
偶尔看一会儿电视，也是不
停地按着遥控器换台，这么
多频道，可是，再也找不到
那时候聚在一起看电视的
那种味道了！ 文/乔峻岭

儿时的糖块儿
星期天整理冰箱时，发现几块发潮的糖果，我看

了又看，终是舍不得丢掉。不由想到小时候，那时候能
有一块儿糖吃该是多高兴啊！

小时候，供销社里的糖果称为糖块儿，是用花纸
包着的，一分钱一块儿。每个小孩子兜里都有几分硬
币。总是在放学的路上成群结队去供销社买糖，每人
买上两三块儿，最多能买10块，剥开一块儿含在嘴里，
滋滋作响，蹦蹦跳跳的回家去，这几块糖，能吃上两三
天，高兴两三天。

有一次我揣着硬币去买糖。发现有一个衣着很阔
气的阿姨也来买糖，听说是从县城来本村串亲戚的。
她让供销社的售货员大伯称半斤糖块儿。大伯有点儿
惊讶地笑着，忙拿起杆秤装糖，然后包在纸包里，用纸
绳捆好。阿姨离开店门后，售货员大伯激动的半天都
缓不过神来。

我摸了摸兜里的两分硬币，终于没好意思拿出
来。那天放学的路上我没有糖吃。

那时候吃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村儿里有人娶媳
妇儿或是嫁闺女的时候。多数是在腊月里。听说谁家
娶媳妇儿或是嫁闺女，大人小孩儿早早就挤在了人家
门口。嫁闺女的人家等迎娶的大马车一准备离开，马
上有主事的人往后面的空中扔糖，随着几把糖四处散
落，大人孩子都忙着弯腰低头捡糖，随着马鞭一响，悦
耳的马铃声便渐渐远去了。

娶媳妇儿的是在新媳妇进门后，吃完饺子，在院
子里典完礼，回屋时，由主事的人向院子里的人群扬
出去几把糖。有年轻的小伙子们不捡糖，专门等新媳
妇下车时和典礼后回屋时，挤到屋里扒新媳妇鞋。如
果能扒到一只鞋，几个人就会把鞋藏起来，等主家多
次讨要，并拿出足够的糖甚至烟卷时，才会把鞋拿出
来，在娶媳妇的过程中，扒鞋算是一个高潮。

那时候，听说谁家要娶媳妇儿或者嫁闺女，大人
小孩子都会期盼好多天，结的是哪村的亲家，大家也
都非常清楚。

过年时的糖块儿每家也会买一些，去谁家串门，都
会被塞给几块糖，含着糖，谈天说地，表情丰富而专注。

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等电子产品，人与
人的交流是面对面的坦诚相见，口信儿也能准时送
达。糖果就是那简单生活里的快乐之源。 文/刘兰根

草上飞
内蒙古金戈铁马、烽火边城的往事夯进草原的金界

壕，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你

念念不忘的往事呢？推开记忆的大门，时光的船逆流而上，

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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